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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神话——原型批评视角下《尘埃落定》研究
蔡嘉怡

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/新闻与传播学院，广西桂林，541006；

摘要：文章采用神话人物中的“阴影原型”原型和“英雄原型”原型，神话情节原型中的“替罪-献祭”原型

和“流浪”原型分析阿来《尘埃落定》这一文学作品，进而深层次地理解作品中的深层结构和深层内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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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格和弗莱分别在《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》和

《作为原型的象征》中界定了原型的概念。荣格称原型

是反复发生的领悟的典型模式，是种族代代相传的基本

原型意象。
[1]
弗莱称原型为文学艺术中典型或反复出现

的意象，它们不仅连接了一首诗与其他作品，还体现了

每位诗人所认为的独特或创新的表达。
[1]
原型涵盖了意

象、细节描写、情节和人物四大类型，是文学作品中不

可或缺的元素。简而言之，原型批评从神话出发，宏观

地审视文学艺术内在的相似性，即其固有的结构、模式

与原则，从而全面探索文学类型的普遍特征和演变规律。

[1]

下文用神话-原型批评理论来对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

这一作品进行解析，用神话人物中的“阴影原型”原型

和“英雄原型”原型，神话情节原型中的“替罪-献祭”

原型和“流浪”原型进行分析，以期能够深层次地理解

作品中的深层结构和内涵。

1《尘埃落定》的神话人物原型

1.1 阴影原型

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每个人的人格中都具备四种重

要的原型：人格面具、阿尼玛、阿尼姆斯和阴影。阴影

原型被视为是众多人格中最低劣、最接近动物的部分，

由它萌发出的深藏的、可能导向不道德和破坏性行为的

本能冲动，常常被视为罪恶的根源。
[2]

在《尘埃落定》中，阿来塑造的人物麦其土司可以

说是阴影原型的置换变形。在小说中麦其土司是一个名

声显赫的康巴藏族首领，拥有自己的官寨、土地和人民，

是自己领地内的最高统治者。身为权力的掌管着，对权

力占有欲正是麦其土司“土司权威”人格面具下的阴影。

在确立继承人问题上，麦其土司先是考虑立大儿子为继

承人，后因“傻子”二儿子在任务中的出色表现而动摇。

但又因二儿子在饥荒中的出色表现深得民心而忌惮，在

确立继承人这一事上甚至默许两个儿子自相残杀。最后

麦其土司决定将大儿子确定为继承人，而后大儿子被刺

杀身亡，麦其土司又重新成为了领地内的最高统治者，

并将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统治的二儿子长久的留在边地，

以稳固自己的权力。

对欲望的原始占有欲和对财富的贪婪也是麦其土

司“土司权威”人格面具下的阴影。麦其土司因垂涎于

查查头人妻子央宗的美貌，而指使查查头人的管家多吉

次仁将其射杀，并给查查头人扣上了谋反的罪名。在查

查头人和多吉次仁都被杀害，自己抱得美人归时，麦其

土司心里想的却是“查查头人就是不该有这么漂亮的老

婆，同时也不该拥有那么多的银子”
[3]
。

1.2 英雄原型

英雄角色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体系中都有出现，可以

说是神话创作中的一个核心的原型人物。英雄原型出现

时，原始人类不再甘心完全臣服与自然脚下，而是产生

了与自然抗争的想法，于是便把本部落中的具有特殊才

能或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加以夸大想象，塑造成英雄形象。

中国古代神话中，鲧为了治水而去偷取神土“息壤”，

后被祝融处死；禹为治水而不惜与水族争斗，心系治水

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展现了英雄对人类福祉的深切关怀。

后羿为拯救苍生于烈日之下而勇敢地挑战自然，展现了

后裔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和勇敢担当的精神。同样，

北欧神话和希腊神话中也有众多英雄形象，如北欧神话

中的贝奥武夫为保护人间带着 14个勇士挺身而出，打

败了巨人怪物格伦德尔，最后为杀害危害人间的巨龙而

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以其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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畏和智慧，为人类盗取火种，展示了英雄对知识和自由

的追求，同时也揭示了他对人类福祉的深切关怀。赫拉

克勒斯作为古希腊最杰出的英雄，其惩恶扬善的正义形

象，以及为普罗米修斯挺身而出的行为，体现了英雄的

无私与勇敢。

这些神话中的英雄形象，往往承载着正义、勇敢和

无私的品质，他们为了更高的理想或人类的福祉而奋斗，

即便面对重重困难和牺牲也在所不惜，是人类心中崇高

和正义的化身。

阿来在《尘埃落定》中塑造了一个和麦其土司、和

土司制度格格不入的英雄形象：“我”的叔叔——一个

伟大的藏族爱国人士。这一角色可以说是英雄原型的置

换变形。在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叔叔积极为战争筹款，甚

至为国民政府捐了一架飞机。而在捐出了自己所有的积

蓄后，他还向侄子“我”求助，希望“我”能出资捐助

政府，帮助国家击退日本人。叔叔的思想与生活在西藏

的麦其土司等人相比而言，是非常前卫的，他舍弃了个

人的荣华富贵，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国家胜利上。和

神话中的英雄一样，英雄的命运常常伴随着不可避免的

牺牲：为了更高尚的理想、人类的福祉或民族的尊严，

不惜付出一切，甚至生命。叔叔的结局也是如此，他所

乘坐的船只遭到了日本人的轰炸，叔叔也不幸在这场轰

炸中“失踪”。

2《尘埃落定》的神话情节原型

2.1 替罪-献祭情节原型

古希腊的悲剧，又被称为“山羊之歌”，这一称谓

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宗教和文化内涵。英国学者伊格尔顿

认为，将“山羊之歌”理解为“替罪羊之歌”更为贴切，

因为“替罪羊”在古希腊悲剧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。
[4]

在古希腊的宗教仪式中，羊扮演着核心角色。一方面，

羊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化身，这一传说源于宙斯将狄奥

尼索斯变为羊以逃避赫拉的迫害。另一方面，羊作为“半

人半山羊”的神的随从，象征着圣物，被用作祭祀活动

中表达虔诚的贡物。

在古希腊的祭祀仪式中，宰杀公牛或山羊是最为隆

重的环节。人们会挑选最健硕的公牛或山羊，在新月升

起、开耕播种的月份进行祭祀，为城市百姓祈求福祉。

这种宰杀不仅仅是对生命的剥夺，更是赋予了它们“献

祭”的神圣使命，代表着造福众生的力量。

这种“替罪”习俗在古希腊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
通过宰杀“替罪羊”或甚至活人，人们试图将社会的罪

恶和灾难转移到这些“替罪者”身上，以此实现救赎和

净化。这种仪式反映了人类主体精神和自觉意识的提升，

人们开始意识到通过某种方式可以转移或减轻自身的

罪恶感。

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《金枝》一书中描述了古希

腊“替罪”风俗的深入发展。在瘟疫流行时，穷苦阶层

的人会被选为“替罪羊”，被养一年后穿上圣衣、用神

枝装饰，并被领遍全城，以承担人们的全部灾害。最后，

这些“替罪羊”会被扔出城外或被石头砸死。
[5]
这种从

“替罪”到“献祭”的着重性提升，不仅反映了古希腊

社会对“替罪”仪式的重视，也展现了人类对于宗教仪

式和救赎的深刻理解和追求。

在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中，罂粟花战争是替罪-献

祭情节原型的置换变形。罂粟花战争是麦其土司家的神

巫们和汪波土司家的神巫们的战争，神巫们的加入，使

得这一场战争充满了浓厚的神话传奇色彩。门巴喇嘛通

过占卜提前预知到麦其土司家族需要有一个人来“替

罪”，承担麦其土司家在这场战争中的全部灾害。最后，

是三太太央宗肚子里尚未出世的孩子当了这只“替罪

羊”，用他一人的性命为麦其土司家换来了罂粟花战争

的胜利。

此外，大智若愚的傻子二少爷“我”的死亡也是是

替罪-献祭情节原型的置换变形。作为麦其土司家的二

少爷，“我”虽然被众人视为傻子，却因麦其土司的长

子早逝而成为了麦其土司的继承人。“我”十分有先见

之明，早已预见到了土司制度的崩溃：“我感到将来的

世界不仅没有了麦其土司，而是所有的土司都没有了”

[6]
。“我”的死亡发生在解放军进驻藏区解放藏区人民

之际，此时各个土司势力纷纷被瓦解，土司权力即将终

结之时。“我”被解放军俘虏后带回了自己的镇子，最

终被麦其家的仇人所杀害。“我”的死亡，象征性地标

志着整个土司制度罪孽的终结和土司制度这一旧秩序

的瓦解，可以说身负使命的傻子二少爷的死亡正是一场

仪式性的献祭，是象征着旧时代终结的牺牲品和替罪羊。

2.2 流浪情节原型

在文学领域，“流浪”这一主题往往描绘的是主人

公在遭遇重重挫折和磨难后，远离故土和亲人的生存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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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。这一情节源头可追溯至古老的神话传说，在西方神

话中，流浪情节通常围绕英雄角色展开。古希腊神话中

的奥德修斯，在十年征战特洛伊后，因得罪了海神波塞

冬而遭遇重重困境，历经十年漂泊，终于凭借智慧和勇

气返回故土，成为文学史上早期的流浪原型。中国的神

话和文学作品中也不乏流浪情节。《西游记》中唐僧师

徒的取经之路充满了艰难险阻，他们的流浪不仅是身体

的移动，更是心灵的成长和精神的追求。
[7]

在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中，体现“流浪”情节的有

麦其家的仇人——多吉次仁的两个儿子。“我”年幼时，

麦其土司出于贪婪，秘密买通了查查头人的管家多吉次

仁，企图夺取查查头人的财富和女人。然而，事成之后，

麦其土司却背信弃义，未能履行自己的承诺，反而冷酷

地杀害了多吉次仁，并且对多吉次仁的女人和两个儿子

下了驱逐令，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地界。因此，多吉次仁

的两个儿子便开始了被迫的流浪。多吉次仁的大儿子被

迫流浪到了边境，在边境开了一个酒店，为复仇做准备。

而多吉次仁的小儿子多吉罗布则成为了一个杀手，在暗

处伺机而动渴望能够杀死麦其土司和麦其土司家的大

少爷为自己的父亲报仇。流浪对于多吉次仁的两个儿子

而言，不仅仅是身体所处位置的移动和变化，更是他们

对于自己内心深处复仇欲望的追求。流浪滋长了他们对

麦其土司家的仇恨，在仇恨的滋养下，小儿子多吉罗布

杀害了麦其家的大少爷，大儿子杀害了“我”，他们二

人最终为自己的父母报了仇。

基于以上分析，神话-原型批评理论对解析《尘埃

落定》这部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。作家无意识地捕捉原

始意象，并将其与当代人的精神需求相结合，以富有审

美意义的艺术形式呈现。通过运用神话-原型批评理论

对《尘埃落定》进行解析，可以看到作品中的“阴影原

型”和“英雄原型”等神话人物原型以及“替罪-献祭”

和“流浪”等神话情节原型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

情节与古老的神话传说相互呼应，共同构成了作品丰富

的象征意义和深层内涵。这些原型不仅为作品增添了厚

重的历史感和文化感，也为读者理解作品中人物的心理

状态、行为动机和命运走向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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